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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发展的
差异化路径设计

———基于发展潜力评估的案例研究

王　 锋
(宁夏大学

 

民族与历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00)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我国三农工作的重要政策抓手和制度依据,也是未来促进乡村现代化发

展的重要战略思想。 然而,我国的区域经济社会差异和自然地理特点使得不同地区的乡村存在着较大

差异,难以通过相同的具体路径实现不同乡村的同步发展,根据乡村的独特属性分类推进乡村现代化是

解决当前发展难题的有效措施。 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明确区分乡村的潜力特征和分类依据。 因

此,构建科学的乡村潜力评价指标和分类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作者基于现有乡村振兴研究相关文

献,梳理了当前乡村发展潜力及类型评估的研究思路与技术方法,结合实地调研,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

了乡村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同时基于“三类空间”框架和指标存在的分值特征,结合乡村实际情况

设定了类别划分标准。 进一步,通过对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随机选择的 40 个乡村发展潜力的评价验

证了评估框架的有效性。 研究发现:乡村发展潜力评价体系,包含了交通便捷性、用地适宜性水平、人口

与经济规模、设施承载水平、产业规模、空间扩展水平、各类资源要素 7 个维度的因素,下含 19 个子指

标;根据综合评估分数,泾源县 40 个案例村可划分为移民迁建型、整治优化型、集聚发展型、城镇改造型

四个类别,突出了不同类别乡村发展的主要方向。 基于此,文章从土地使用制度创新角度提出了乡村振

兴战略制度创新的具体路径和具有探索性的政策建议,认为在通过分类推进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应当积

极推动乡村治理制度与产业发展相融合,促进乡村发展的各类要素形成集聚效应;同时推进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制度优化,有效发挥集体资产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此外还应当搭建村庄改造合

作平台,通过构建公共论坛促进乡村合作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文章丰富了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研究

的方法运用,发展了当前乡村振兴研究中的类型学划分依据与评估方法,案例的应用有效地检验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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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同时通过评价也明晰了泾源县乡村发展潜力的整体特征和可参照的发展路径,
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性。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发展潜力评估;类型划分;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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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决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

兴” ①。 全面推行乡村振兴,首先需要探索中国特色城乡发展新路径激发乡村发展活力[1]
 

,解决城乡

差异、乡村发展不均衡等问题[2] 。 尤其是要进一步促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贯彻落实生活富

裕、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等总体要求,构建完善的政策体系和发展机制,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

程[3] 。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前提是科学认识和评价乡村的潜力基础,因地制宜探索符合每一个乡

村自身情况的振兴之路。 我国乡村村情各异,对于政策势能各有其适应度和反馈力。 2022 年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科学确定村庄分类,加快推进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编制村庄规划,严格规范村

庄撤并[4-6] ,推动乡村差异化振兴。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关于改革创新全面有效推进乡村规

划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对自然村落进行“分区分类提出村庄整治指引”。 因此分类发展是乡

村振兴战略得以落实的基本方向。 但是科学的分类需要基于对乡村自身发展水平潜力的分析,明
确其基本的潜力特征和分类依据。 通常来说,乡村发展潜力是一种衡量乡村综合发展能力的概念,
伴随着特定政策环境下的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政策等资源的基本表现[7] 。

目前,国内外对乡村发展潜力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城乡规划学等学科,主要

关注“乡村振兴发展” [8-9] 、“乡村旅游产业” [10]
 

与“乡村生活质量” [11]
 

等议题。 乡村发展潜力相关研

究涉及乡村土地集约化利用潜力[12]
 

、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13-16] 、乡村产业发展潜力[17-18] 、乡村振兴

潜力[19-20]以及乡村振兴的人口和劳动力基础[21-22] 等方面。 杨秀等探讨了山东省东阿县的乡村发

展潜力,划分了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8] 。 王杨等从经济、社会、自然等外部性因素,土地资源、居民

点利用等内部性因素两方面构建了空心村土地整治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山东省五莲县空心村土

地整治潜力进行了评价[12] 。 郑兴明从村庄治理、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生态环境等 5 个

维度构建了乡村振兴潜力指标体系,分析了福建省 3 个县市 6 个村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状与困

境[18] 。 何杰等从自然因素、区位条件、发展水平、资源要素和生态环境等 5 个维度构建了乡村发展

状态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乡村发展潜力,将乡村分为重点挖潜型、权衡挖潜型、适度挖潜型及重要

维护型 4 种类型[23]
 

。 林孝松等从资源、地形、规模和交通 4 个维度构建村庄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

系,运用 TOPSIS 评价、SOFM 网络模型和系统聚类等方法,探究了乡村发展潜力和发展类型,并探讨

了各类型村庄的特征与发展路径[24] 。
综上,既有文献已对乡村发展的经济、社会、自然、资源禀赋等潜力开展了评估研究,但是对空

间格局、乡村类型分级的关注较少。 并且已有研究还存在评价指标构建方法滞后,主观性较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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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2022. 10. 25.
 

http: / / www. gov. cn / xinwen / 2022-10 / 25 / content_5721685.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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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映客观实际,数据来源单一,对于多元数据的结合应用较少等问题。 而村域作为乡村振兴战略

落地见效的基本尺度和分类发展规划的基本单元,具有其微观性。 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常囿于微观

尺度的统计数据和基础资料缺乏,难以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乡村发展潜力评价和类型识

别方法体系。 对此,乡村分类发展、分类振兴对建立科学的乡村发展潜力评价研究提出了迫切的需

求,亟需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优化乡村发展潜力评估研究,完善评价指标体系、方法。 本文中将以

村域为基本单元,从村庄交通便捷性、用地适宜性水平、人口与经济规模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设计

乡村发展潜力评估方法,创新性地将统计数据、地理信息数据和农村土地调查数据进行整合,旨在

从多维度测度乡村发展的平面和空间特征。 然后将该评估方法应用于案例乡村,对其进行发展潜

力评价和等级划分。 同时,基于对案例的评价,讨论该评估体系的科学与合理性,以期为识别乡村

发展方向,指导乡村差异化发展,为政府部门更加全面、准确评价乡村发展潜力提供科学的参照。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自然村发展潜力评估指标体系,以“三类空间”为框架的乡村发展

类型划分标准丰富了乡村类型划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乡村发展潜力评估研究在指标

建构、方法创新与发展上的不足。

一、乡村潜力发展评价体系构建

(一)评价方法选择

当前应用于乡村发展潜力评价的常见定性评价方法有专家会议法、德尔菲法。 常规定量评价

方法有功效系数法、综合指数法,多元统计评价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判
别分析法、理想点法,运筹学评价方法有层次分析法、DEA 法(数据包络分析),但是在乡村振兴背景

下,其应用仍不尽完善[25] 。 当前研究多从行政村角度研究乡村发展潜力,侧重对行政村直接表征因

素的评价,比如人口、区位、行政村经济等。 目前研究忽略了自然村因素,过多关注了定量研究,而
对定性重视不足;纯粹的定性研究则缺乏定量分析的支撑,显得较为单薄,因此最终评价结果的科

学性有待提升[26] ,亟需定性与定量适恰的研究。 在结合定量与定性方面,层次分析法是合适的选

择。 因为在实际乡村建设规划中,政府对乡村空间、资源等自然因素进行了统筹,成为乡村整体改

善规划、建设的重要依据[27] ,存在主观划定建设因素的行为又追求客观建设成果。 本研究将通过科

学评价方法,选取全面的、有层次的评价因子,对县域乡村发展潜力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对村庄规

划、建设进行分类[20] 。 计算方法选取了层次分析法,这是对定性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的一种简便、灵
活而又实用的多准则决策方法。 层次分析法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系统,按照“分总”的思维方式进

行决策,这使得各个因素对结果的影响都得到充分考虑,每个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程度都会得到量

化,非常清晰明确[28] 。 这种方法尤其可用于对无结构特性的系统评价以及多目标、多准则、多时期

等的系统评价。 因此选取层次分析法作为计算方法,对于当前需要系统评价、不甚明朗的自然村落

的发展潜力分析是恰当的。
(二)乡村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由于影响乡村发展潜力因素较为复杂,因此要结合多元化因子对乡村发展潜力展开客观评

价[28] 。 为了有效控制相同层次指标间的关联性水平,本文严格设定指标选择标准,通过文献和访谈

方式选取指标。 首先通过文献资料选取指标,然后结合实地调研了解当地乡村振兴的实际情况、面
临的问题,将农村的真实情况和乡村发展中各方的意见体现在评价指标体系中。 其次,结合文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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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列出初步的指标,寻求领域内专家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构建乡村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总

框架[29] 。
 

国内外已有的城乡发展潜力评价研究所选取的评价指标因素包括自然资源水平、未来可预见

的外部因素、生态适宜性水平、空间与建设水平、交通与区位条件、人口与经济水平等影响因

子[30-32] 。 本文中采用层次分析法分析指标层次结构,第一步确定因素层,随后需要对不同因素层内

容进行界定,分析其与乡村发展的关联性,对因素层指标层进行有效细分。 乡村发展潜力评价因子

大部分为可量化因子,以减少主观随意性,提高评价结果的精确度,且基于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

客观事实构建指标体系,以免出现主观偏差[29] 。 一级因子囊括了 7 个维度[33] :交通便捷性(B1)、用
地适宜性水平( B2)、人口与经济规模( B3)、设施承载水平( B4)、产业规模( B5)、空间扩展水平

(B6)、各类资源要素(B7)。 指标层主要包括[34] :交通可达性 C11、受都市辐射强度 C12、高程 C21、
坡度 C22、人均耕地面积 C31、人均纯收入 C32、人口密度 C33、卫生站 C41、中小学 C42、幼儿园 C43、
有无污水集中处理 C44、有无垃圾集中处理 C45、养殖基地规模 C51、现代农业基地规模 C52、可利用

用地规模 C71、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C72、
 

自然保护区 C71、文物古迹 C72(见表 1)。
表 1　 乡村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因素层 指标层 指标操作化定义 权重

乡村发展

潜力评价

交通便捷性 B1

用地适宜性水平 B2

人口与经济规模 B3

设施承载水平 B4

产业规模 B5

空间扩展水平 B6

生态资源要素 B7

交通可达性 C11
 通过交通系统到达指定地点所需时间、费

用函数的倒数 0. 110

受都市辐射强度 C12 受到城市对外服务功能影响的程度,与城
市距离的倒数 0. 140

用地高程 C21 乡村平均高程的倒数 0. 042

用地坡度 C22 乡村平均坡度的倒数 0. 018

人均耕地面积 C31 耕地面积与常住人口之比 0. 021

人均纯收入 C32 常住人口年平均收入 0. 320

人口密度 C33 常住人口与村域面积之比 0. 216

卫生站 C41 卫生站数量 0. 046

中小学 C42 中小学数量 0. 017

幼儿园 C43 幼儿园数量 0. 029

有无污水集中处理 C44 污水是否集中处理 0. 011

有无垃圾集中处理 C45 垃圾是否集中处理 0. 011

养殖基地规模 C51
 

养殖基地占地面积 0. 007

现代农业基地规模 C52 现代农业基地占地面积 0. 009

可利用用地规模 C71 可利用用地面积 0. 064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C72 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0. 024

自然保护区 C71 自然保护区数量 0. 008

文物古迹 C72 文物古迹数量 0. 006

　 　 本文中使用层次分析法对评价指标重要性排序,确定指标权重及其对最终结果的影响程度。
数据分析过程借助 YAAHP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辅助软件实现。 该软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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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分析法使用过程中,可辅助决策过程,进行模型构造、计算、分析等。 当确定乡村发展潜力评价

层次结构后,结合表 1 所示内容构建重要性水平,从实际情况分析,使用自然数 1 至 9 和其倒数,在
比较两个指标重要性时,如果两者重要性相同,赋值为 1;相比于其他指标,在该指标稍重要时用 3
表示,5 表示明显重要,7 表示很重要,9 表示绝对重要。 2、4、6、8 表示相邻指标中值。

通过计算,YAAHP 软件能够确定指标层次单排序权重值。 基于以上评价规则,本研究向乡村

发展潜力领域的 10 名专家学者发放了问卷,用于获取确定权重的打分数据。 结合专家打分、对应的

指标数据和笔者自身的经验判断,对设施承载水平、交通便捷性、产业规模、各类资源要素、空间扩

展水平、用地适宜性水平、人口与经济规模 7 个因素层进行重要性判断,从而获得其对乡村发展潜

力的重要程度。 表 2 为 A-B 判断矩阵。
表 2　 A-B 判断矩阵

A B1 B2 B3 B4 B5 B6 B7 Wi

B1 1 0. 125
 

0 0. 142
 

9 0. 500
 

0 1 4 0. 500
 

0 0. 068
 

4

B2 8 1 2 5 7 7 4 0. 369
 

8

B3 7 0. 500
 

0 1 4 5 6 3 0. 252
 

3

B4 2 0. 200
 

0 0. 250
 

0 1 3 4 2 0. 111
 

2

B5 1 0. 142
 

9 0. 200
 

0 0. 333
 

3 1 2 0. 500
 

0 0. 078
 

7

B6 0. 250
 

0 0. 142
 

9 0. 166
 

7 0. 250
 

0 0. 500
 

0 1 0. 333
 

3 0. 054
 

9

B7 0. 333
 

3 0. 125
 

0 0. 142
 

9 0. 250
 

0 1 / 3 0. 500
 

0 0. 250
 

0 0. 044
 

6

　 　 当最终确定权重后,首先需要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CI =
λmax - n
n - 2

,其中涉及最大特征根

λmax、因素数量 n、随机一致性比值 CR 等指标,最终得到计算公式:CR = CI / RI,其中 RI 表示平均随

机一致性指标,RI 的大小与判断矩阵阶数相关;当 CR>0. 1 时,表示判断矩阵与一致性条件不完全

符合,需调整、修正判断矩阵;当 CR<0. 1 时,表示判断矩阵与一致性条件基本完全符合。 依据此规

则,不断调整判断矩阵,直到满足 CR<0. 1 条件。 表 3 为 B1-C 判断矩阵。 在各指标层的权重值确

定后,可获得乡村发展潜力评价体系(见表 1)。
表 3　 B1-C 判断矩阵

B1 C1 C2 Wi

C1 1 0. 333
 

3 0. 25

C2 3 1 0. 75

　 　 同理可得到 B2-C、B3-C、B4-C、B5-C、B6-C、B7-C 的判断矩阵。

二、乡村发展潜力评价及类别划分

本部分利用已经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对随机选取的泾源县部分乡村进行发展潜力评价。 在

“多规合一”的基础上将乡村发展潜力评价与泾源县总体规划相结合,基于发展潜力评价标准有效

划分“三类空间”,在指标体系框架下对乡村类别进行识别。 泾源县位于六盘山东麓,是宁夏的南大

门,因泾河发源于此而得名,地处西安、兰州、银川的几何中心,素有“秦风咽喉、关陇要地”之称,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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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 全县辖 4 乡 3 镇 96 个行政村,总人口 11. 5 万

人,其中农业人口 10. 35 万人,占 90%,回族人口 9. 28 万人,占 80. 7%。 泾源县是全国第一个旅游扶

贫开发试验区,跻身全国第五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为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

的乡村振兴战略,泾源县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创新探索“村庄整治、产业发展、合作

开发、集中安置、整村推进”等模式。 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通过省级验收,推进均桥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试点。 全面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美丽乡镇建设五年行动。 鉴于此,泾源县作为乡

村振兴背景下自然村落的发展潜力研究的对象有足够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虽然泾源县有 96 个行

政村,但本文的研究角度是自然村,侧重乡村的自然特性,比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等。
因此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发现泾源县 96 个行政村在自然要素方面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存在集中连片

的生态空间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鉴于本文的重点是构建乡村潜力评价体系,选取案例验证评

价体系的科学性,对同质性较强的全样本纳入评价对突出本文研究重点意义不大,因此本文参照郑

兴明[20] 、文琦和郑殿元[33]的研究,利用随机法选取了 40 个自然村作为案例,抽样比例为 41. 7%,对
于全样本具有显著代表性。

(一)基于发展潜力的乡村类型设定

基于“多规合一”,结合研究区总体规划,划分“三类空间”,即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
城镇空间为以城镇居民生产、生活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包括城镇建设空间、工矿建设空间以及

部分乡级政府驻地的开发建设空间。 农业空间指以农业生产和农村居民生活为主体功能,承担农

产品生产和农村生活功能的国土空间,主要包括永久基本农田、一般农田等农业生产用地以及村庄

等农村生活用地。 生态空间是具有自然属性的,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

间,包括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滩涂、荒地、荒漠等[35] 。 已有研究按照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
居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层次,以及评价结果高低,依据不同村落主导类型的相似性,采用专家征询方

法,综合判断组合特征将乡村主要划分为城郊融合、产业发展、移民迁建等类型[33] 。 根据熊鹰等[36]

和史云扬等[37]的研究,基于三种空间的自然村类型,结合乡村发展潜力评价指标可以划分为以下几

类(见表 4)。
 

其一,围绕城镇居民生产生活所展开的,且能够发挥城镇建设以及促进城镇经济发展职能的区

域为城镇空间功能区域,其主要目的在于经济建设、城镇建设与发展。 属于该类型的区域在交通便

捷性、用地适宜性水平、人口与经济规模、设施承载水平、产业规模、空间扩展水平等方面相比于其

他农村区域属于最强的级别。 因此其在这些维度上的潜力评价得分会最高。 但是其生态资源要素

会因为大规模建设的影响而处于最低水平,其生态潜力得分也会最低。 因此在该范围内发展乡村,
需要与城镇空间的空间形态主导功能充分结合,为城市服务直至被吸纳到城市中便是城镇化地区

的乡村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将其纳入城区或镇区规划,实现城镇化改造乡村的目的。
其二,围绕农村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所展开的,且能够发挥农产品生产、农村生活功能等职能

的区域即为农村空间功能区域。 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农业生产生活区是构成农业空间地区

的主要类型,前者主要指的是主导功能为农业生产且不能变更用途的保护区,后者为具有一定人口

聚居规模,既从事农业生产也发展农村生活的区域。 二者在交通便捷性、用地适宜性水平、人口与

经济规模、设施承载水平、产业规模、空间扩展水平等方面的条件处于乡村所有地区的中等水平,弱
于城镇空间,强于生态空间。 而且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在这些方面的条件弱于农业生产生活区,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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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交通便捷性和人口经济规模、产业规模等方面。 但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生态要素资源总

体上会强于农业生产生活区。 因此位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区域,为实现其保护和农业生产的

主要功能,需要将其划分为整治优化型和移民迁建型。 一方面对于生产功能不优化或者保护不到

位的区域进行整治,另一方面对散居于此区域内的居民进行移民迁建,实现更充分的整体性保护。

对于农业生产生活地区,其主要功能是基于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生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发展方向。 因此为了使其功能更充分发挥,需要集中资源和优化布局。

这一类区域就要通过集聚的方式推动发展,集聚人口,在一定人口规模基础上优化各类设施。 通过

人口的集聚,使土地利用更集中更集聚,实现更集聚的农业产业发展,因此这一类区域可以归属为

集聚发展型[33] 。

其三,围绕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重要生态功能即为生态空间功

能区域,承担生态系统维护和生态服务是其主导功能。 这一类区域主要功能是生态保护,因此其在

交通便捷性、用地适宜性水平、人口与经济规模、设施承载水平、产业规模、空间扩展水平等方面的

潜力最低,而在生态资源要素上的潜力最高。 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和生活活动,此类乡村需要将空

间留给生态,实行移民迁建,归属移民迁建型。 在分区的基础上,统筹乡村建设规划,贯彻落实其生

态安全保护、乡村发展战略以及区域设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乡村未来的发展演变趋势[38] 。 因此

本文在“三类空间”框架下,结合各类空间在乡村潜力评价各维度上的特征及其主要功能,将乡村划

分类型设定为:城镇改造型、集聚发展型、整治优化型以及移民迁建型四种不同类型。
表 4　 乡村建设规划类型划分标准

空间类型 空间分区 乡村分类

农业空间
农业生产生活地区 聚集发展型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地区 整治优化型、移民迁建型

生态空间 生态保护地区 移民迁建型

城镇空间 城镇化地区 城镇改造型

　 　 (二)基于潜力评估的乡村类型划分标准与评价结果

基于上述分类设定,本文中对乡村发展潜力评估采用 10 分制。 结合乡村发展潜力评价体系中

7 个维度与四类乡村发展类型的对应关系设定四个分数段,分别对应四类乡村发展类型的四个属

性,即城镇发展属性、农业生产生活属性、基本农田保护属性、生态属性。 参照文琦、郑殿元[33] 和史

云扬等[37]对乡村划分标准的研究,对每项指标对应的分值进行类别划分,具体如表 5 所示。 根据分

区,结合各自然村发展潜力评价分值,对评价结果进行分类:B1—B6
 

分值为 7. 5 ~ 10,B7 分值为 1 ~
2. 5,具备较好的城镇发展基础条件,可归类为城镇改造型村庄建设,位于城镇化地区及其边缘。 史

云扬等认为该类型自然资源禀赋较好,区位条件优越,人口、经济具备良好基础,围绕中心城镇发展

外缘需求,形成以特色农产品加工等为主的产业发展体系,域内乡村在承接产业和资本梯度转移的

过程中不断发展,与城镇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备的产业发展链;但同时,由于人口集聚、交通等基础

设施的兴建,乡村土地不断流失,生态环境恶化,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一大隐患[37] 。 B1—B6
 

分值为

5~ 7. 5,B7 分值为 2. 5~ 5,表明其在交通、人口、经济、产业等方面具备较好的条件,但是低于城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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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区,而生态资源要素虽然也较低,但是好于城镇改造区,因此可判定处于生产生活地区,将其划分

为集聚发展型村庄[34] 。 B1—B6
 

分值为 2. 5~ 5,B7 分值为 5~ 7. 5,表明交通、人口等条件较弱,主要

表现为农业种植生产和农田的基本生态保护,因此处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可划分为移民迁建型

或优化整治型村庄。 B1—B6
 

分值为 1 ~ 2. 5,
 

B7 分值为 7. 5 ~ 10,处于生态保护区可划分为移民迁

建型村庄。 此类型地形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交通路网不便,基础设施条件不足,难以进行有规模

的现代化产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但是域内自然环境条件良好,动植物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

较高,是重要的绿色屏障和生态调节带[36] 。
表 5　 乡村发展潜力与分类发展划分标准

因素层
划分标准

1~ 2. 5 2. 5~ 5 5~ 7. 5 7. 5~ 10

交通便捷性 B1

用地适宜性水平 B2

人口与经济规模 B3

设施承载水平 B4

产业规模 B5

空间扩展水平 B6

生态属性强 基本农田保护属性强 农业生产生活属性强 城镇发展属性强

生态资源要素 B7 城镇发展属性弱 农业生产生活属性弱
生态属性和基本

农田保护属性强
生态属性强

　 　 本文中借助乡村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统计数据测算了随机选取的 40 个乡村的发展潜

力指数。 具体结果如表 6 所示。
(三)评价结果分类

基于表 6 乡村发展潜力评价结果,结合泾源县乡村分布情况(图 1 所示),通过 ARCGIS 软件,测
定各乡村所处的空间位置,结合空间分析模块,加权叠加自然村各因子,通过加减法,算出自然村发

展潜力综合得分,再根据分值由低至高划定为移民迁建型乡村、整治优化型乡村、集聚发展型乡村、
城镇改造型乡村[34] ,将各乡村发展潜力根据分值由低到高分为一级区、二级区、三级区、四级区 4 个

等级。 由于城镇改造型乡村将被纳入城镇建设规划,故最终不对城镇改造型进行讨论。 表 7 为根

据最终评价结果划分的乡村发展类型。 例如新旗村,临近山区,其 B1—B6 的评价得分均在 2. 5 以

下,而生态要素资源(B7)得分在 7. 5 分以上,说明这些村具有较强的生态属性,而农业生产属性弱,
因此需要将其作为移民迁建型乡村,重点维护其生态环境,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生态涵养功能。 而张

堡村在图 1 中处于流域旁边且临近国道,其在 B1—B6 的评分中,用地适宜性水平 B2、空间扩展水平

B6 两个指标排名靠前,分别为 4. 67 和 4. 79,说明其具有较好的土地条件,但是其人口量较少,且基

础设施建设存在不足,基本农田保护属性强,再者生态要素资源( B7)为 7. 13 分,处于较高水平,因
此可将其划分为整治优化型乡村。 再者,例如马西坡村,其所处的空间位置处于平原地带,临近两

条高速公路,水系丰富,而其 B1—B6 所得分值均处于 6~ 7 分之间,具有农业生产和人口的集聚化倾

向,因此可将其划分为集聚发展型乡村。 综上,不同的乡村有其自身的空间、资源特点和禀赋,呈现

出在不同要素和方向上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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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乡村发展潜力评价结果

村庄
指标

交通便捷性
B1

用地适宜性
水平 B2

人口与经济
规模 B3

设施承载
水平 B4

产业规模
B5

空间扩展
水平 B6

生态资源
要素 B7

新旗村 2. 34 2. 25 1. 94 2. 02 1. 06 2. 08 8. 17
永丰村 1. 77 2. 12 1. 98 1. 95 1. 76 1. 88 9. 18

叶家湾大庄 2. 43 2. 14 2. 22 2. 14 2. 03 2. 36 7. 67
上桥村 2. 18 2. 17 2. 05 2. 04 1. 62 2. 11 8. 34
冶家村 1. 60 2. 14 2. 08 2. 04 1. 80 2. 12 8. 40
龙潭村 1. 55 2. 15 2. 12 2. 07 1. 82 2. 19 8. 14

兰大庄村 1. 33 2. 15 2. 08 2. 05 1. 75 2. 14 8. 29
什子村 1. 12 2. 15 2. 09 2. 06 1. 79 2. 15 8. 27
张堡村 3. 22 4. 67 3. 58 3. 76 3. 87 4. 79 7. 13

太阳洼村 4. 23 4. 76 4. 87 4. 14 4. 35 4. 89 6. 47
东山坡村 2. 67 3. 76 2. 88 2. 97 2. 58 2. 82 6. 78
农林村 3. 77 3. 14 3. 74 3. 25 4. 08 4. 56 7. 04
于家村 3. 68 4. 09 4. 17 3. 87 4. 43 4. 58 5. 66
涝池村 2. 88 2. 92 3. 67 3. 18 3. 35 2. 92 6. 26
东山村 3. 37 3. 73 3. 78 3. 62 3. 60 3. 83 6. 79
东峡村 3. 56 3. 55 3. 83 3. 45 3. 67 4. 09 6. 76
石底村 3. 37 3. 33 3. 60 3. 36 3. 70 3. 99 6. 49
白吉村 3. 44 3. 38 3. 86 3. 43 3. 95 4. 02 6. 32
沙原村 3. 31 3. 58 3. 87 3. 56 3. 79 3. 78 6. 24
下桥村 3. 27 3. 40 3. 76 3. 42 3. 54 3. 61 6. 61
上秦村 3. 50 3. 41 3. 66 3. 51 3. 98 4. 18 7. 09
北营村 3. 96 4. 43 4. 52 4. 01 4. 39 4. 74 6. 07
庞东村 2. 78 2. 84 3. 28 3. 08 2. 97 2. 87 6. 52
马家村 6. 13 6. 67 5. 47 5. 66 7. 13 5. 17 2. 57
下秦村 5. 07 6. 27 6. 38 6. 14 7. 14 7. 25 3. 17
高峰村 7. 43 7. 14 7. 05 6. 38 6. 47 7. 22 2. 66
泾光村 6. 21 6. 69 6. 30 6. 06 6. 91 6. 55 2. 80
南庄村 6. 24 6. 70 6. 58 6. 19 6. 84 7. 01 2. 88
沟底村 6. 63 6. 84 6. 64 6. 21 6. 74 6. 92 2. 78
板沟村 6. 36 6. 75 6. 51 6. 15 6. 83 6. 83 2. 82
塔湾村 6. 41 6. 76 6. 58 6. 19 6. 80 6. 92 2. 82

马西坡村 6. 46 6. 79 6. 57 6. 18 6. 79 6. 89 3. 81
半个山村 6. 41 6. 77 6. 55 6. 18 6. 81 6. 88 3. 82
五里村 6. 43 6. 77 6. 57 6. 18 6. 80 6. 90 2. 82
城关村 8. 14 7. 62 7. 55 7. 68 7. 92 8. 14 2. 13
什字村 7. 67 8. 13 7. 72 7. 66 7. 82 7. 88 2. 32
庙湾村 8. 22 8. 15 8. 32 7. 57 7. 69 7. 83 2. 11
下金村 7. 79 8. 02 7. 77 8. 13 7. 73 7. 93 1. 84
六盘村 7. 96 7. 98 7. 84 7. 76 7. 79 7. 95 2. 10
河北村 7. 91 8. 07 7. 91 7. 78 7. 76 7. 90 2.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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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泾源县自然村分布情况

表 7　 泾源县乡村分类发展建设规划类型

乡村分类 自然村
 

乡村发展潜力等级

移民迁建型乡村 新旗村、永丰村、叶家湾大庄、上桥村、冶家村、龙潭村、兰大庄村、
什子村等 一级区

整治优化型乡村 张堡村、太阳洼村、东山坡村、农林村、于家村、涝池村、东山村、东
峡村、石底村、白吉村、沙原村、下桥村、上秦村、北营村、庞东村等 二级区

集聚发展型乡村 马西坡村、马家村、下秦村、高峰村、泾光村、南庄村、沟底村、板沟
村、塔湾村、半个山村、五里村等 三级区

三、乡村振兴分类发展制度创新路径

基于乡村发展潜力评价结果及其类型识别结果,本文构建了如图 2 所示乡村振兴分类发展制

度创新路径。 由于传统行政村的发展难以为继,需要从自然村的视角重新审视乡村发展。 同时资

本、人力以及土地等资源要素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内容,而土地资源又是自然村发展的最核心资

源,因此土地使用制度创新是其他制度创新的引领性因素[34-36] 。 土地制度的创新对于农民基本权

利的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村地区稳定、国家粮食安全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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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制度创新驱动乡村振兴战略路径图

(一)分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城市正加快取代农村成为土地资本的所有者,这也是土地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政府有效协调土

地城镇化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联,使农村土地和城镇关系获得平衡,进而使城乡发展获得平衡[39] 。
乡村的城镇空间功能区域围绕城镇居民生产生活而展开,是城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依托区域。
这部分乡村建设可以依托既有的城镇化结果,需要与相邻城镇的空间形态主导功能充分结合。 同

时,注重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基础设施可及性等问题,为城乡融合发展营造较为平衡的发展

环境。
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应以调整村落布局、完善交通路网结构为主要手段优化

乡村发展的区位格局条件以适应相应城乡发展阶段的需求,通过依托周围城镇发展的联动效应拉

动乡村发展。 同时以加强乡村自身吸引力为手段,合理配置乡村生产要素,通过优化资源利用的方

式,提升区内乡村发展水平,例如城镇改造型乡村可通过盘活区域内经营性土地资源,为城镇化进

一步发展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 集聚发展区通过对人口集聚发展,整备可供利用的土地资源为多

样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条件,从而吸引资本注意力。 根据乡村分类发展情况,供水、气、热管网向集

聚发展型乡村和整治优化型乡村延伸。 实现县乡村道路联通,促进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 建设城

乡的线下物流链、线上电商平台,以及相应转运、仓储设施。 并将生态保护作为未来可持续发展过

程中的保障环节,充分保护区内生态环境。 大力发展乡村数字经济,发挥数字经济的正向空间溢出

效应[40] ,促进乡村振兴。
(二)相互协调加强要素聚集

目前我国正处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时期,因此需要根据当前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与

时俱进的农业用地要求,同时还要改革农村建设用地要求。 对基础设施进行完善,实施乡村人口回

流、人才引进政策,实现一定规模的人口聚集,而后大力发展农业或农旅产业。 其中最关键的生产

要素是土地,也是决定其他要素配置情况的基础和前提[38] 。 当前我国正处于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

重要阶段,各项政策不断发展完善,农村开始聚集大量的要素资源。 利用土地制度创新,同步形成

聚集各要素的发展基础。 需要优先发展农业生产生活地区,一体推进农业和农村生活现代化,从组

织、人才、产业、文化、生态五个方面与城市工业产业链互补、协调。 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粮食保障的

基石,需要从技术、机制、体系三个方面统筹协调推进。 首先,强化农业产业发展。 通过开展农用地

整理等方式提高土地利用质量,并通过政策、资金等途径支持、鼓励乡镇企业发展。 其次,推进农业

科技创新,推动品种培优、生产工具、生产技术迭代更新。 然后,完善经营机制,利用区位优势探索

休闲农业生产经营形态,从而改善农业环境、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发展绿色现代化农业和推进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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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来带动农村产业发展。 提升品质、打造品牌和促进标准化生产,健全“利与义”
结合的保障机制,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 再次,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加快农村

全产业融合发展,以县域产业链为主体,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和产业链增值。 最后,加强农村生态文

明建设,一方面,加速迁建型乡村的拆迁合并工作,加快生态修复和退耕还林,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适当增强农田防护林建设,优化区域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推进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

型,建设绿色美丽乡村。
 

(三)针对性推进各类乡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优化

建立集体土地整备中心,行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整备职能。 按照“数量不减、质量更优、
集中连片”的原则,以托管方式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行整合,并进行土地清理及土地前期开发,
统一入市。 优化村庄用地布局,通过科学迁并、有序整治,整合利用乡村零散存量建设用地,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 加快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所有权房地一体、分割转让的制度实

施进程;制定城乡基准地价、标定地价,逐步形成与市场价格挂钩的地价动态调整机制。 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关键在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 实施方案以保障农民收益作为收益分配的基本

原则,加强入市全流程市场监管服务,以实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尤其是对于生态

要素资源丰富的移民迁建型乡村,应加快开发生态资源的利用,比如紧抓“双碳”战略机遇,加速布

局碳汇资源储备,并做好相关土地产权化工作,为碳汇资源入市奠定基础,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乡村振兴目标。 农业生产生活区的集聚发展型乡村需要积极做好经营性土地入市的工作。
快速整备可供产业化经营的土地资源,确定土地产业化经营方向,理清产权归属条件,为这类土地

入市经营奠定基础,加快集聚发展型乡村在土地资源方面的集聚,实现产业振兴。
(四)合作共赢构建乡村分类振兴合作机制

推进土地托管合作机制,政府引导土地托管机构和乡村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各类主体合作,实
现土地流转和农村产业发展的互惠共赢。 通过土地托管合作,可以有效解决土地流转难的问题,推
动农村产业升级。 推动土地资产化合作机制。 政府通过土地增值收益分享、土地租赁和土地出让

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乡村产业,实现土地资产化和产业资本化。 在土地资产化合作中,政府

和企业可以建立合作模式,共同进行土地规划、开发和管理,实现资源共享和利益共享。 加强土地

信息化合作机制,政府引导土地信息服务机构和土地利用主体建立合作机制,推进农村土地信息化

建设。 通过土地信息化合作,可以实现土地流转的透明化和高效化,降低土地流转的成本,促进土

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推进土地集约化利用合作机制,政府组织农民合作社与企业合作,开展农业生

产、加工和销售等多元化农业经营活动,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率,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 在土地集

约化利用合作中,政府可以提供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鼓励各类主体积极参与。 例如对于整治优

化和集聚发展型乡村,需要加强多方合作,开展合作制度创新,加快对整治优化和集聚发展后整合

的土地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实现合作共赢。 比如借鉴广州在长期的“三旧”改造中形成的相对成熟

的多元社会主体“合作型”空间治理模式。 村庄改造的合作机制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突破:通过土地

综合整治,结合拆旧复垦、土地储备和村经济发展留用地兑现等方式,统筹推进试验区土地成片连

片改造。 推动“空间换地”,适当放宽工业项目容积率上限,节约出的用地指标按一定比例兑换为集

体土地留用地。 鼓励通过土地出让金分成、物业置换、产权置换等方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保障村

民从中获取应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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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本文中首先基于现有研究构建了乡村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对随机选取的泾源县 40 个

自然村进行了发展潜力评价。 基于评价结果,按照分类标准对 40 个乡村进行了类别划分,识别了这

些乡村的基本潜力形态特征,基于此从乡村发展制度创新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本研究构建的村庄发展潜力评价体系,包含了交通便捷性、用地适宜性水平、人口与经济

规模、设施承载水平、产业规模、空间扩展水平、各类资源要素 7 个维度,下含 19 个子指标。
第二,基于乡村发展潜力指标体系并结合“多规合一”,遵循研究区的总体规划、功能区分,引入

“三类空间”划分框架并对应提出乡村发展类型,即:农业空间,包括农业生产生活地区和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地区,分别对应集聚发展型以及整治优化型乡村;生态空间,包括生态保护地区,对应移民

迁建型自然村;城镇空间,包括城镇化地区,对应城镇改造型乡村。
第三,本文中对随机选取的泾源县下辖的 40 个自然村进行发展潜力评价,将不同自然村依据

发展潜力得分高低划入四个不同等级,等级越高发展潜力越高。 从低到高,一至四级分别对应了移

民迁建型、整治优化型、集聚发展型和城镇改造型乡村。 因城镇改造型划入了城镇化发展,不再是

单纯的乡村发展,因此未对其进行讨论。
第四,基于上述分析,结合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中从土地制度创新角度探索了提升乡村发展

潜力,提升乡村振兴能力的路径:城乡平衡融合发展;相互协调加强要素聚集;针对性推进各类乡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优化;合作共赢构建乡村分类振兴合作机制。

参考文献:

[1]
 

王天宇. 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特色小镇的培育发展:基于特色小镇、中小企业与乡村振兴三者契合互动分析[J] . 河

南社会科学,2020(7):105-111.
 

[2]
 

寇江. 乡村振兴战略中金融支持与现代农业发展关系实证[J] . 辽宁农业科学,2018(6):35-39.
 

[3]
 

俞云峰,张鹰. 浙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基于耦合理论的实证分析[J] . 治理研究,2020(4):43-49.
 

[4]
 

陈娟,马国胜. 服务乡村振兴的新型职业农民产教融合定向培养实证研究[J] . 安徽农业科学,2018(34):232-234.
 

[5]
 

潘梦琳. 基于内生式发展模式的乡村振兴途径研究[J] . 中国名城,2018(4):32-39.
 

[6]
 

张佳丽. 合作社助推乡村振兴策略研究:以济源市为例[D] . 郑州:河南农业大学,2018.
 

[7]
 

罗怡.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村庄发展评价及建设规划分类研究[D] . 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8:24-26.
 

[8]
 

杨秀,余龄敏,赵秀峰,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发展潜力评估、分类与规划引导[J] . 规划师,2019(19):62-67.
 

[9]
 

LIU
 

Y
 

S,LI
 

Y
 

H.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J] . Nature,2017,548(7667):275-277.
 

[10]
 

高楠,张新成,王琳艳. 中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时空格局与形成机理[J] . 地理科学,2021(2):252-260.
 

[11]
 

周国华,刘畅,唐承丽,等. 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 地理研究,2018(12):2475-2489.
 

[12]
 

王扬,翟腾腾,尹登玉. 乡村振兴背景下空心村土地整治潜力评价:以山东省五莲县为例[ J] . 水土保持通报,2019

(2):288-292,300.
 

[13]
 

曲衍波,张凤荣,宋伟,等.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综合修正与测算: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J]. 地理学报,2012(4):490-503.
 

[14]
 

屠爽爽,龙花楼,刘永强,等. 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方法研究进展与展望[J]. 自然资源学报,2015(11):1956-1968.
 

[15]
 

胡银根,吴欣,廖成泉,等. 两湖平原区农村宅基地退出潜力测算方法研究[ J] .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2):116-

120,132.
 

[16]
 

王楠,郝晋珉,李牧,等. 生计转型背景下河北省农村宅基地整理分区与潜力研究[J]. 农业工程学报,2019(9):255-264.
 

76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3 期　 　 　

[17]
 

王新越,朱文亮. 鲁南贫困地区识别与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研究[J] .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12):269-275.
 

[18]
 

杨亚东,程长林,杜娅婷,等. 全国县域乡村产业发展状况及其就业带动潜力评价[J]. 农业工程学报,2021(13):322-330.
 

[19]
 

洪伟,刘科伟,薛旭平. 西部省区城郊融合类乡村振兴潜力综合评价[J] . 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2021(4):735-743.
 

[20]
 

郑兴明. 基于分类推进的乡村振兴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来自福建省 3 县市 6 个村庄的调查数据[ J] . 社会科学,

2019(6):36-47.
 

[21]
 

崔树义,田杨. 乡村振兴的人口视角[J] .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118-128.

[22]
 

乡村振兴的劳动力基础:现状与变迁[J] .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106-117.

[23]
 

何杰,金晓斌,梁鑫源,等. 城乡融合背景下淮海经济区乡村发展潜力:以苏北地区为例[ J] . 自然资源学报,2020

(8):1940-1957.
 

[24]
 

林孝松,王莹,余情,等. 奉节县村庄发展潜力评价与类型识别[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3):320-328.

[25]
 

方帅. 农村产权改革制度安排、社会联结与乡村振兴:基于山东省东平县的实证研究[ J] .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8(6):66-74,124.
 

[26]
 

孙喜红,贾乐耀,陆卫明. 乡村振兴的文化发展困境及路径选择[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35-144.
 

[27]
 

刘守英,熊雪锋.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制度供给[J] .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4):80-96.
 

[28]
 

汪芳,郝小斐.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乡村旅游地社区参与状况评价: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 J] . 旅游学

刊,2008(8):52-57.
 

[29]
 

曾维和,咸鸣霞. 乡村振兴的产业共同体模式及其形成机理:基于武家嘴产业兴村的实证调研[J] . 中国软科学,2019

(11):74-85.
 

[30]
 

邹晓光. 乡村规划思路的变革:从新农村到美丽乡村[J] . 乡村科技,2018(33):48-49.
 

[31]
 

孔俊婷,杨超.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田园综合体发展机制构建研究[J] . 农业经济,2019(1):31-33.
 

[32]
 

施维,刘振远. 乡村振兴战略:
 

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J] . 湖南农业,2018(4):10-12.
 

[33]
 

文琦,郑殿元. 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J] . 地理研究,2019(3):509-521.
 

[34]
 

乔陆印. 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策略研究:以山西省长子县为例[J] . 地理科学进展,
 

2019(9):1340-1348.
 

[35]
 

矫雪梅,张雪原,孙雯,等. 生态产品价值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落地难点与规划应对[J]. 城市发展研究,2022(9):50-55.
 

[36]
 

熊鹰,黄利华,邹芳,等. 基于县域尺度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特征及类型划分:以湖南省为例[J] . 经济地理,2021

(6):162-170.
 

[37]
 

史云扬,张益宾,郝晋珉. 乡村振兴背景下河北省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研究[J] .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4):18-28.
 

[38]
 

李燕琴.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路径、创新逻辑与实施要点:基于欧洲一体化乡村旅游框架的启示[ J] . 云南民族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3-69.
 

[39]
 

张志胜.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J] .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

201-210.
 

[40]
 

数字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基于非线性空间效应研究[ J] .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23(1):88-105.

Differentiated
 

path
 

design
 

for
 

rural
 

development
 

under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
 

case
 

study
 

based
 

on
 

development
 

potential
 

evaluation
WANG

 

Feng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Ningxia
 

University,
 

Ningxia
 

750000,
 

P.
 

R.
 

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policy
 

focu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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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work
 

related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China 
 

and
 

also
 

an
 

important
 

strategic
 

idea
 

for
 

promoting
 

r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However 
 

the
 

social-economic
 

differences
 

and
 

natural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make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rural
 

areas
 

through
 

the
 

same
 

specific
 

path.
 

Promoting
 

r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unique
 

attributes
 

of
 

rural
 

areas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solv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challenges.
 

Th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y
 

classification
 

require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ot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classification
 

basis
 

of
 

rural
 

areas.
 

Therefore 
 

constructing
 

scientific
 

rural
 

potential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classification
 

method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ased
 

on
 

existing
 

literature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ideas
 

and
 

technical
 

methods
 

for
 

evaluating
 

the
 

potential
 

and
 

types
 

of
 

rural
 

development.
 

Combined
 

with
 

field
 

research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s
 

used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ural
 

development
 

potential.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 three
 

types
 

of
 

space 
 

framework
 

and
 

the
 

scoring
 

characteristics
 

of
 

indicators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have
 

been
 

se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rural
 

areas.
 

Furthermore 
 

the
 

author
 

verif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valuation
 

framework
 

by
 

evaluating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40
 

villages
 

randomly
 

selected
 

from
 

Jingyuan
 

County 
 

Ningxia.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rural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cludes
 

seven
 

dimensions 
 

including
 

traffic
 

convenience 
 

land
 

suitability
 

level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scale 
 

facility
 

carrying
 

level 
 

industrial
 

scale 
 

spatial
 

expansion
 

level 
 

and
 

various
 

resource
 

elements 
 

including
 

19
 

sub
 

indicators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core 
 

the
 

40
 

case
 

villages
 

in
 

Jingyuan
 

Count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immigrant
 

relocation
 

type 
 

renovation
 

optimization
 

type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type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type 
 

highlighting
 

the
 

main
 

direc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proposes
 

specific
 

paths
 

and
 

exploratory
 

policy
 

suggestions
 

f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use
 

system
 

innov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rough
 

classifi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actively
 

promoted 
 

and
 

various
 

elements
 

of
 

rural
 

development
 

should
 

form
 

agglomeration
 

effect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ystem
 

of
 

collective
 

operating
 

construction
 

land 
 

effectively
 

play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llective
 

assets
 

in
 

promoting
 

rural
 

economy.
 

In
 

addition 
 

we
 

should
 

also
 

establish
 

a
 

platform
 

for
 

village
 

transformation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model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orums.
 

This
 

article
 

enriches
 

the
 

application
 

of
 

classification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develops
 

the
 

typological
 

classification
 

basi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in
 

curr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and
 

effectively
 

tests
 

the
 

reliability
 

and
 

scientificity
 

of
 

the
 

evaluation
 

method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cases.
 

At
 

the
 

same
 

time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rural
 

villages
 

in
 

Jingyuan
 

County
 

and
 

the
 

reference
 

development
 

path
 

are
 

also
 

clarified
 

through
 

evaluation 
 

which
 

has
 

stro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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